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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选载 （二）

近平给我们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讲一讲

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吧。

第一件事，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办

沼气，他觉得我们可以借鉴过来，解决农村烧

柴的老大难问题。近平就跟大家探讨这个事

情，给我们讲办沼气有几大好处：一是能解决

社员点灯问题；二是能做饭；三是沼气池里的

废料还可以给庄稼做肥料。后来，近平他们到

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学了大半个月的时间，

回来就动员社员开会，组织了一个办沼气的施

工队。近平在四川学了不少技术，还从四川带

回来一个技术员，在他们两个人的指导下，我

们就建起了沼气池。当时我也和大家一起修建

沼气池，带着一些人负责打石头、接石板，石

板接起来套出沼气池的原型来。沼气池一修

好，就解决了我们的燃料问题。沼气可以点

灯，可以做饭，社员们都很高兴。以前做饭就

要打柴，社员又要劳动，还要打柴。有了沼

气，就不用费那么多力气去砍柴了，社员高兴

极了，都说：这沼气可算是解决了咱祖祖辈辈

烧柴的大难题啦。后来，省里在我们梁家河村

开了一个沼气现场会，在全省推广。很快，沼

气就普及到了全省，给全省很多地方的农民都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便利。这是近平办的

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事，近平还带领我们村民打了一口

井，解决了我们全村的吃水问题。以前我们村

里吃水困难，就是在河里挖个渗水坑，拿个

瓢，舀到桶里，担回去吃水，那个水很浑，远

没有井水好吃，也不卫生。在那个年代，近平

带我们挖井可没有现在这些机械，都是人工

挖。挖井的人在下面用䦆头挖出泥土、石块，

再装到筐子里，井口处安一个辘轳，把筐筐吊

出来。人工挖井是有很大风险的，往外拉泥土

和石块时，稍有不慎，掉下来一个小石块就可

能给下面的人带来生命危险。那个时候是冬

天，打了很深，才开始见水，那水冰凉刺骨，

近平下到井里，两条腿都踩在泥水里，挖下面

的泥土和石头，一干就是挺长时间，实在撑不

住了再换人。打这口井的时候，近平的腿冻得

落下了毛病，冬天的时候就容易腿疼。这口井

挖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村现在还在吃这

口井里的水。

第三件事，近平给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

铁业社可以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镰刀、挖土的铁

锨、锄地的锄头、砍柴的䦆头，解决社员劳动

工具的需求。铁业社当时生产的工具很多，剩

余用不完的，就卖给我们县的供销社，给村里

增加收入。

近平还带领我们打坝地。打坝如果全靠人

力，效率就比较低。那时候没有柴油机，我们

就贷款买了一个柴油机，搞水打坝，用管子接

上起坝机，一截四米长，起坝机拉到山上，把

山上的土打松，再用柴油机带上水，用水把土

冲到山下，形成平整的土地，这叫“水坠

坝”。这种坝打起来很结实。像这样的坝地，

近平领着我们一共打了5大块，给村里增加了

几十亩的耕地。

另外，近平从四川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

种植烤烟的技术，在我们村种植成功了；他还

办了一个代销店，方便村里人购买日用品；还

办了一个缝纫社，解放妇女劳力。近平当书记

不到两年时间，办沼气、打井、办铁业社、种

烤烟、办代销店，还搞河桥治理，打了5大块

坝地，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到今

天，我们村里人还在受益。

——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刚开始时，我和近平一块在基建队打坝、

修梯田。我在坡上挖土的时候，看见近平用架

子车拉土，他干活非常卖力。砸夯是很累的体

力活，四个人用石头拽着石头夯的四个犄角，

中间一个人扶着把，往下砸。近平打坝时，我

就在半山上掏土。虽然打坝很辛苦，但一场大

雨就可能把打好的坝冲垮，我们只好反复地打

坝。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每天早晨起得太早

了，鸡一叫就要起来，那时候天还不亮，我们

就一担一担地把猪粪、羊粪、牛粪往山上送。

我们那时候挑担子都不会换肩，实在累得不行

了就把担子放在那儿，歇口气再重新挑起来。

——赵华安、张春富《“近平很喜欢读书

学习，也喜欢写东西”》

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

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

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

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还差得远。

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

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

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在

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

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

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

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

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

命。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

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

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

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

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

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

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得全都

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

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

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

“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王宪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

出来的”》

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

他到四川绵阳去考察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术，

回来以后结合我们延川当地的气候进行研究、

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边挖了一个沼气

坑，用水泥打成池子。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

沼气池最终办成了，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

烧的问题。沼气普及以后，梁家河点燃了陕北

第一盏沼气灯，我们做饭、照明都可以用沼

气，沼气池里清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给庄稼上

肥，一举多得。

近平在我们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他发现

我们村里有的社员有打铁的手艺，就盖了一间

打铁的小“车间”，让铁匠打铁做农具，铁匠

能挣工分。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县上，直

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样就解决了村里农

具的需求问题，方便了群众。

近平还给我们村办了一个代销店。我们到

文安驿公社去一趟，一来一回70多里地，大路

小路，要走一天时间。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

要天亮了就出发，到文安驿买了油，吃口饭，

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阳就快落山了，

不走快一点，晚饭都赶不上。

近平召集我们村里人开会说：“咱村里人

去买个东西，要走一天，这太不方便了。像煤

油这种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

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在村上统一销售，我们

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账。”村里人一听，觉

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一两个人拉着毛驴去文

安驿公社驮回来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

么多人来回奔波。这件事越早办成越好，大家

都非常支持。近平说干就干，领着村里人，用

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销店办起来了。这个代销店

基本备齐了社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

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在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

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

业，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

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

体制死板，办这些副业，并不那么容易。当时

的农副产品公司、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

这些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我们这些

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跟他们打交道都很

难。近平当时只有20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

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

是把事情办成了。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

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

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

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

问题。代销店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

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

员，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

这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

铁业社和代销店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

处。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

资源”。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铁业社，让他

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

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

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个年轻人，有文化，会

算账，每天销售这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也

不用下地干活。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

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

员去文安驿公社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的

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

分。壮劳力一天能挣 10 工分，最多能达到 12

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换粮

食、换钱。可以说，农民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工

分维持。所以，近平办的代销店既不违背政

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实事好事，近平在短短两年时

间里还办了很多。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我

们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们农

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

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

实在烂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缝

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服就更不

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经黑了，妇女还

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

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

交给在缝纫社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

每天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

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

这种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

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

得十分顺畅。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

社员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

中，所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到磨坊来磨

面。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

上毛驴，再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

人还得用笤帚往里面扫，费时费力，半晌也磨

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厉害，一千头毛驴也比

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

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而且磨

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

不收一分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

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

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

生产中。

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磨

坊……近平当我们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

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

体系。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

比如教育、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

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

需求，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民生活得

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

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

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

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

什么”》

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他真正发自内心地

想要带领村民改变梁家河的面貌。

近平给中国农业科学院某个研究所写过

信，希望他们在粮种、菜种方面给予一些帮

助。农科院的人还真不错，给寄来一大包蔬菜

种子，有西红柿、黄瓜、小油菜。近平收到种

子后，专门拨出一块地来试验种植。那些菜产

量还可以，村里人分过几次，大家都吃得

很好。

近平了解种子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刚到梁

家河的时候，大队书记梁玉明曾安排他到县里

制种站去学习良种培育工作。制种站把种子培

育好，再分配到公社，送到大队。近平对这项

工作很认真、很投入，积极学习育种知识，还

用一个小本子做笔记。他回到窑洞里，还饶有

兴致地给我讲有关制种的知识，父系 1号、子

一代、子二代之间的关系，杂交为什么会有杂

交优势，等等。近平对这些知识非常感兴趣，

所以他给我讲得很详细，也讲得津津有味。

近平带领村里人打井，这件事情我是从头

到尾都见证了的。那个时候有句口号是：水利

是农业的命脉。我们陕北地区，川面上的水浇

地田，一般情况下产量都比较高，打的粮食质

量也比较好。但是灌溉需要足够的水源，靠下

雨是不行的，陕北干旱少雨，而且雨水一来，

很快就流走了，所以必须有持续不断的水源。

怎么才能找到水源呢？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

经过调查，知道前队的某个位置过去有个泉

眼，曾经往外渗水，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泉眼

还藏在泥土中，可以挖出来。后来经过详细调

查，找到了过去给泉眼定位的一个标志。1974

年初春，近平那时候刚当村支书不久，他把整

个基建队全都调上去挖这口井。当时近平、武

玉华、梁玉明，还有我，都在打井的第一线。

我们往下挖，越挖坑越大，越挖土越湿，但是

达到一定深度，铲子就很难施展开了，于是我

们就在外面搭了一个井架，上了滑轮，近平跳

下去继续挖，他挖一阵儿，我们也轮着下去替

他。那时候天气很冷，我们当时都穿着棉衣，

棉衣上面弄得全都是泥，上面还不断往下掉

土，弄得我们头上也都是泥。经过努力，水源

终于找到了，有一个胳膊粗细的泉眼，往外流

水。水出来之后，我们要把水留起来，就要在

这个位置打一个小坝。那时候天气很冷，冰和

土冻在一起，如果冰压在土底下，过段时间天

气转暖后，冰一融化就会把坝渗穿，所以我们

必须用老䦆或镐头把这些冰土混合物挖掉。基

建队的婆姨和娃娃比较多，男壮劳力就只有我

们几个，那时候天很冷，基建队社员站在边

上，怕踩在冰水里冻脚，就不往下走。近平就

率先跳到冰面上，用老䦆和镐头使劲地一下一

下挖。武玉华是个挺豪爽的人，也善于做动员

工作，他朝大家喊：“你们看，习书记都已经

下去了！他是外面大地方来的知青，都这么能

吃苦！我们给自己家里修坝，咋能不出力

呢！”武玉华喊罢，也跳了下去，和近平一起

挖。这时候，大家也都被带动了起来，下去用

力挖，把残冰清理出去。

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决了前队社员吃

水的问题，水量也足够浇地用，生产和生活都

顶上用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

黄土地的一部分”》

在建设沼气池过程中，习近平既是指挥员

又是技术员，遇到的困难都由他来解决。在那

个年代，建筑材料的质量、施工精度，都和现

在有很大差距。新建的沼气池因为有裂缝，沼水

从裂缝渗入地下，就不能和粪便这些原料产生化

学反应，也就无法产生沼气。为了维修沼气池，

习近平带领几个青年，把沼气池里面的水、粪

便，全部挖出来，然后下到沼气池里，打着手电

筒找裂缝，用水把裂缝冲洗干净，再用水泥仔细

地修补。在炎热的夏天，沼气池里臭不可闻、一

片漆黑，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种又脏又累的活

计，恐怕许多人是不愿意去干的。

排除了这些故障，沼气池很快就可以正常

产气了。1974 年 7 月中旬，沼气池顺利点火，

梁家河亮起了陕北高原的第一盏沼气灯，一举

打破了“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当时，整个

延川县都轰动了。对于当地山区的农民来说，

切实感受到了建沼气池的好处，纷纷到这里来

“取经”。一时间，梁家河这口沼气池，变成了

沼气宣传站，从早到晚挤满了从其他村赶来看

稀罕的人。习近平和参加建池的几位同志，一

遍又一遍地向人们介绍沼气制取的办法和利用

沼气的好处。每天都不厌其烦地给参观的群众

示范沼气使用的方法——把沼气灯的开关一

扭，划根火柴一点，灯泡的光芒比60瓦的电灯

还明亮。把灶膛里的沼气点燃，蓝色的火苗呼

呼地烧着锅底，那火很“硬”，几分钟工夫，

半锅凉水就“咕嘟咕嘟”地烧开了。

——曹谷溪《“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

贵的财富”》

陕北农村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没有电，

农民一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太阳出来了就上山劳

动，太阳落山就回家，成天都在劳动，但是生

产效率却很低下，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一亩地

却打不了多少粮食。这个地区的发展也很不均

衡，整个延安都没有什么副业，一切就是靠种

庄稼。农民的生活基本都在贫困线以下，有些

家庭能吃上饭，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七八个娃娃，就吃不上饭，就靠吃山上的野菜

度日。

对我们这些山里长大的娃娃来说，从小就

在这小山村里生活，在窑洞里面住，出了窑

洞，面对的就是黄土山，一抬头就只能看到山

中间这么一点蓝天，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不觉

得有什么不适应。但是近平他们从北京来，到

这穷山僻壤的小山沟，在这里过陕北农民的艰

苦生活，必须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在这里生

活下去。

春天，近平跟我们社员一样，用挑子挑着

羊粪和牛粪往山上送。知青不习惯爬山，爬得

高了，有时候重心不稳，粪就从粪筐子里洒出

来。送粪的工作完成后，就是耕地、整地、播

种。苗长出来了，主要的事就是锄地、追肥。

地种不好，秋天就没有收成，就没有粮食吃，

就会饿肚子，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社员和知青们都是一起锄地。一开始他们

把草和苗分不开，我们是当地的娃娃都懂得。

我们跟他们说一下，他们就学会了。别看他们

没干过农活，他们有文化，理解能力强，所以

学得确实快。

锄地都是在春夏，天气很热，队长要求大

家加紧时间干活，不让我们休息。我想偷懒，

就以解手为借口，跑到沟里，休息三四分钟、

五六分钟，队长不叫，我就不回去。我确实受

不了那种苦，又饿又渴又晒，有时候觉得实在

干不下去了。但是近平就一直坚持，从来没见

过他偷懒。

收获的季节，我们一起去割麦子。我们到

山上的耕地有五里地的距离，回来的时候社员

和知青都是一人担一担。我们集体喂的牛和

驴，饲养这些牲灵，需要用铡刀把草铡碎了喂

给它们吃，知青不会铡草，不太容易掌握铡刀

的技巧，铡刀压到一半就压不动了，后来慢慢

掌握技巧，一刀就可以铡到底。

虽然我是个农村娃，但是因为我年纪小，

个子小，力气小，这些劳动对我也是很大的挑

战。我一开始挣6分工，后来逐渐提高，但也没

挣到过10分工。近平个子高，力气大，干活越来

越熟练。我印象中，1969 年到 1970 年这个阶

段，近平还是一个比较稳重的普通知青，一开始

很难适应高强度的劳动。但是经过一两年以后，

近平就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壮劳力，基本上每天

都能挣 10分工。他不仅在劳动方面非常拔尖，

而且逐渐和社员们在思想、语言上打成一片。

谁家有困难，他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

为民办事”》

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

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

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

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

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

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

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

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

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

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

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

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

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

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

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

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

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

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

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

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

流脓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

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

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

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

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

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

重了。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

什么”》

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

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

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

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

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

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

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

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

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

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

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

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

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

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

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

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

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

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

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

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

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

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

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

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

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

着干。

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

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

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

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

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

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

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

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

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

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

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

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

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

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

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

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

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

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

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

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

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

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

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

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

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

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

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

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

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

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

根了。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

升华”》


